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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湖南的“破除迷信运动” 

杨乔1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长沙 410008) 

【摘 要】抗战相持阶段，因战乱和自然灾害威胁，湖南民众生命朝不保夕。同时，神权迷信活动泛滥，妨碍了

抗战运动的开展，国民政府因此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指导民众礼俗以期改变迷信泛滥局面。湖南省各县地方政

府对于破除迷信神权的法令大多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态度，普遍采取了婉言劝告、宣传、巡查等方式来防止迷信活动

泛滥，其成效虽有限,但对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提高民众觉悟，维护抗战国策仍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湖南;破除迷信运动 

迷信活动自古有之。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对大自然未知事物充满了敬畏之心，盲目的信仰与崇拜逐渐发展和演变形成迷

信。迷信观念渗透于人们的日常行为当中，影响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相沿既久，积重难返，难以破除。抗日战争时期，

人们面临着战乱的威胁，社会动荡不安，生命朝不保夕，迷信活动逐渐泛滥，不利于人心的凝聚，不利于抗战的开展。为此，

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破除迷信的举措，从湖南地区的情况来看，虽然其成效有限，但对于移风易俗、提高民众抗战信心等，

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 抗战时期湖南迷信泛滥的概况及其危害 

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尚未蔓延至湖南境内，湖南尚处于国统区，普通民众对日本军队侵略的情况时有耳闻，但还算镇定。

1938 年 10 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广州地区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湖南处在了正面战场的前线，局势陡然紧张，军民担

负起正面防御的重任。在保卫湖南的抗战中，驻湘官兵奋起抗日，先后组织了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湘西

会战等，与入侵的日军展开了悲壮而又惨烈的殊死搏杀。战争的威胁对于这一时期的湖南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及社会心理产生了

严重影响，加之湖南自然灾害多发，民众的生存环境恶化，时常处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于自身处境束手

无策，惶惶不安，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宗教迷信活动。在这种大背景下，湖南地区的迷信活动更加泛滥。 

早在 1938 年 6 月，湖南境内就发生了农民聚众游行、强迫县长求雨的事件。“因天气亢阳，久不下雨，宜章县各乡农民均

纷纷设坛求雨，23 日有乡民千余人入城进香，一时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并赴县府要求县长一同入山求神。秦县长乃铜山人，

未省民俗，坚不允许，以致农民大肆咆哮，并与卫兵发生冲突。几经士绅入内劝说，乃派第一科庞科长代表前往，其事始平息”
①。宜章县农民觉得设坛求雨是理所当然的事，县长去求神是地方官员应尽的义务，事情闹到最后县政府不得不妥协，只能改派

一科长前往求雨，由此可见民众对迷信的信奉之深。 

抗日战争时期，不管是国统区还是敌占区，各式各样、花样百出的迷信活动在广大的农村和城市之间弥漫，湖南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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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引起了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的警觉。 

1941 年 4 月 14 日，湖南省民政厅要求各县填写《湖南省各县县政府查禁社会群众神权迷信工作报告表》。根据各县县政府

所反馈提供的官方正式报告表显示，抗战时期湖南境内的迷信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迎神赛会。湖南地方各县普遍反映，境内迷信神权流行，赛会迎神活动较多，参与人员广泛，民众耗费巨大。“每年

迎神赛会，设坛建醮、降鸾扶乩，印发迷信传单,神诞时扮演故事或迎神案唱演影戏,络绎不绝，浪费金钱数以千计。庙中土木

神像每年自农历正月朔日即被抬至村中，每村轮流供奉，至年终除夕方送归庙内，俗名接老爷”②。迎神赛会活动几乎贯穿了一

整年，已经成了当地民众生活的重要部分。赛会期间，组织者为了敛财，往往强行向民众摊派费用，民众虽贫，但慑于神权、

绅权，不得不俯首缴纳。单是这一项贯穿全年的迎神赛会活动，普通民众所需要负担的费用甚多，加之在此项活动当中，各村

与各村之间相互攀比，更增加了民众不必要的负担。 

(2) 神医治病。神医治病同样是各县报告的迷信普遍现象。“普通百姓每当遭遇疾病时，只知拜神祷佛，不解延医诊治，

甚且求笺问方，不药妄投，每年病人因此丧命者不知凡几”③。当家里有人生病时，不去请正规医生诊治，而是寄托在所谓“神

医”的无限法力上，导致病人病情延误，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如“耒阳县白沙乡辖境之白虎崖去春忽传言神水医病，一时轰

动，邻近数县男女祈祷者日以数百计，附近居民架棚设厂以迎来者。”正是有“神医”在此做法，赐“神水”治万病，一处荒僻

崖洞霎时变成香火热闹的场所，甚至短时间内还形成了一处小集市。桃源县有“同善社，打坐参禅能延年益寿，入社者约三百

人，慈善堂烧天香治病”。武冈县以“社庙、土神、桃源仙姑为著，凡有患病及远居他乡久未归家者均趋而祈祷以求病除、免灾

难。”社庙、土神、桃源仙姑三者“神通广大”，广大信众误以为通过祈祷便能达到免灾免病痛的功效。神医治病之说迎合了民

众消灾免祸、健康长寿的朴素愿望，成为了乱世民众在无法掌握自身命运时的精神鸦片。这些所谓的神医治病之说明眼人稍加

思考便可得知是种骗局，偏偏众人对此毫不怀疑，甘愿付出重金敬奉神医。 

(3)降鸾扶乩。湖南境内在抗战时期降鸾扶乩现象十分流行。降鸾扶乩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说辞，欺遍性大。如零陵县“以祖

师讲乱以虚词言人祸福，无识者受其蛊惑，读其书者不免沉迷”。这些人迎合了民众的心理，不仅目不识丁的群众深受蛊惑，就

连读书识字的文化人也易沉迷其中。汝城县“君子岭有乱坛曾举行飞鸾多次，参与者众”。桃源县“巫教设傩坛能邪术”。汉寿

县“求神问卜、降鸾扶乩现象较多”。新宁县“设立乩坛假称圣佛仙尊降世挽救危亡，以致一般老媪村夫不惜重赀建筑仙楼飞鸾

降懺，甚至以真命天子应时出现，号召乡民倾家荡产从事迷信”④。各县的降鸾扶乩现象猖獗，从业者多以骗钱敛财为目的。但

是普通民众在面对不确定的人生时，为了趋吉避凶，往往对此类活动趋之若鹫，深信不疑，愿意花钱求平安。在降鸾扶乩的活

动当中，情况复杂，一些汉奸借此掩护活动，宣传反动思想。有的在伪政府任职的汉奸也潜返湖南家乡，暗中活动或由其亲戚

族众供给军事情报。亦有汉奸以迷信为掩护，吸收无知男女和乡绅宿儒入伙，组织下层民众，图谋不轨，“宣传真命天子出世，

大家要做伪官职及避劫运，必须加入他的组织，拥护天皇大帝”⑤。这些汉奸以迷信活动为掩护，还暗中邀集土匪,或在人群中

反对政府抽壮丁、派捐款，其目的就是扰乱后方，破坏抗战格局，影响十分恶劣。2 

                                           

①佚名：《宜章县长因拒“求雨”与农民冲突》，长沙《大公报》1938 年 6 月 27 曰。 

②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各县县政府查禁社会群众神权迷信工作报告表》，1941 年 4 月 14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

—266。 

③湖南省民政厅:《各县加强查禁社会神权迷信办法》，1941 年 8 月 14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267。 

④湖南省民政厅:《各县加强查禁社会神权迷信办法》，1941 年 8 月 14 曰，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267。 

⑤湖南省民政厅:《民政法规丛编：出版及取缔、集会结礼、礼俗》，1939 年 12 月 20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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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邪教起事。邪教起事是湖南各县迷信活动中表现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迷信活动之一。这些邪教活动往往是有组

织的，团伙成员众多。如桂阳县报告“同善社诱集善男信女在农村宣讲反时代之言论，有不肖分子参加迷信队伍中藉机鼓动是

非，影响地方秩序”。桃源县报告“神匪以红巾裹头部，能挡枪炮呼风唤雨，虽枪弹不能射入”。这些神匪鼓吹自己有呼风唤雨

和刀枪不入的“神力”，一时间吸引不少群众加入其组织。在湘西地区，以“湘西土匪”闻名，邪教起事尤为严重，邪教成员以

迷信活动为掩护，组织大批群众，图谋不轨，甚至动摇了基层政权。大庸县由于地处湘西崇山峻岭之中，秘密结社情况非常严

重，土匪猖獗，其他县政府普遍采用的劝告方式并不适用于当地，县政府只能派大批警察将六名匪首当场击毙，使用武力镇压

才得以平息事态。凤凰县报告“清斋教神兵串同地方土豪劣绅占据寺庙佛产。该教系清朝白莲教后裔，组织神兵、火刀、联英

等会利用边远政令鞭长莫及而非法活动，为害地方”。1942 年 5 月在湖南乾城、凤凰等县甚至出现了妖言惑众称“真命天子出世”，

神兵组织愚夫愚妇围攻城池的事件。1945 年 4 月，永顺县又发现声势浩大的神兵，对抗战构成不利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湘

西好几个县政府几乎在邪教起事的过程中“沦陷”，失去对县城的控制权①3。 

1941 年 7 月 17 日，在泸溪县，出现了散发传单的现象。“查泸溪义安乡兴隆场于本日晨突然发现铺门板壁上以及附近通衢

要道贴有类似‘关帝亲笔写来’的传单，凤凰、麻阳、乾城等属亦多见之。”派发传单是汉奸或匪徒故意造谣蛊惑人心,传单内

容荒诞不经，“关圣帝君亲笔写来的:今年五月初五，天降瘟神，人民要死去一半！一愁癟神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光，三愁湖

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②，但普通民众偏偏就很相信传闻，县警察局随即将该犯收押。这种传单几天之内流传临近几个县

域的乡镇农村，显然是不法分子有组织的欲借提倡迷信，有意散布流言以换人心，以达到危害社会安宁、影响抗战的目的。此

种传单的内容骇人听闻，在普通百姓中流传广泛。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抗日战争时期，交战区普通群众整日惶惶不可终

日，容易被各种谣言影响的焦虑心态。 

(5)丧葬风水。丧葬风水是民众生活中很看重的事情，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生活风俗,民众往往对于风水堪舆之说深信不

疑。哪怕是在抗战时期，举国艰难、生活诸多不便的情况下，富裕家庭动辄厚殡饰物殉葬，或袭用清朝官衔仪仗，一般家庭和

贫苦家庭不惜举债，都要大操大办葬礼。请和尚道士超度送殡，请风水先生寻一风水宝地埋葬先人，更是普遍现象。民众普遍

认为此项开支事关脸面，绝不可省。抗战时期湖南各县市人民仍多沿于旧习。针对这一情形，各级政府多次发文，“查治丧以哀

敬为主，迷信活动浪费钱财，提倡速殓速葬，深葬火葬，劝导移其殓物捐献国家”③。反复强调“凡遇丧祭以哀敬为主，节约为

度，不得崇尚迷信及有敛财行为。家有丧亡不得迷信风水，择期卜地或久停不葬的停柩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破除长期停柩选

择风水之恶习及诵经念懺之迷信。”此外，湖南各地烧香烧纸钱亦是普遍现象，“每值年底新春清明中元等节皆以化纸为纪念先

人必需之品。或逢各种神会及诵经念佛又以为敬神不可缺乏之仪”。政府认为“战时物资紧张，有用之纸张作无益之消耗殊为可

惜。”“查湖南之常德、桃源、新化、安化等县死人超度恒以烧纸多量为比赛，甚有烟焰腾空经数日犹未熄者”④。政府颁布法令

“兹特重申禁令各县市政府分饬所属乡镇保甲，劝告凡供鬼神所用之纸钱锡箔黄裱符及一切冥器皆属迷信物品，应依照内政部

颁布之取缔经营迷信物品的办法,一律禁止焚化。其制造或贩卖迷信物品者并限期改营他项正当职业”⑤。各级政府虽颁布一系

列丧仪相关法令，但是部分民众对这些法令可以说是置若罔闻，仍延旧俗。不仅如此，各地还经常出现在丧葬活动中讲究排场、

盲目攀比的情况。湖南境内民风彪悍，民众经常因为风水产生纠纷甚至械斗，有的家庭为了寻一吉穴，对于“亡人灵柩有停留

                                           

①湖南省民政厅:《民政法规丛编：出版及取缔、集会结礼、礼俗》，1939 年 12 月 20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_1—360。 

②湖南省民政厅:《各县加强查禁社会神权迷信办法》，1941 年 8 月 14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267。 

③湖南省民政厅:《奉行政院内政部令公布丧仪仗暂行办法》，1936 年 9 月 14 曰，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33—4—890 

④湖南省政府:《第二次恳请革除烧化纸钱代电》，1942 年 1 月 16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6)-16528。 

⑤湖南省民政厅:《省府转令各县、市禁止焚化纸钱等杜绝虚耗》，1942 年 3 月 29 曰，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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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或数年不葬者”①。4 

从上述情形可见，抗战时期，湖南各县的神权迷信活动十分泛滥，而且越是偏僻的农村，神权迷信活动越盛。值得注意的

是，据载，溆浦县称“迷信是牢不可破的群众信仰”。零陵县同样称“迷信积习相沿，牢不可破”。湘潭县县长甚至悲观地认为

境内百姓以一生祸福均操之于神”②。“以一生祸福均操之于神”肯定不是湘潭一县之隅的个别现象，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湖南

各县。 

神权迷信活动的泛滥，其害无穷。有的不法分子利用迷信降鸾扶乩、骗钱敛财，扰乱社会秩序;有的不法分子开坛设教、招

揽会众，扰乱地方治安;更有甚者，汉奸、匪徒、日本人故意混淆视听、散发传单、收集情报、破坏抗战局面。 

神权迷信活动的最大危害是淆乱人心，造成民众思想十分混乱，精神颓废，逃避现实，对于抗战前途消极悲观，对有关抗

战事宜漠不关心，严重妨碍了有关抗战工作的开展。同时，在惶恐不安中的民众则往往利用神权迷信代替自己的思考，造成“湘

省风气日趋浮靡，即偏僻小县亦不少相互攀比、大肆浪费现象”③。以致某些人不管家境如何，在战争的威胁来临之际，同样愿

意在迷信活动中不遗余力出钱出力，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其危害自不待言。 

二 湖南的破除迷信运动 

战争的威胁，抗战局势的险恶，各类迷信活动的危害，促使国民政府进行国民精神动员，以破除迷信,鼓舞民众抗战精神，

提高民众抗战斗志，加强“抗战必胜”信念。 

1939 年 3 月，国民政府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和《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5月举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中提到:“敌人今日已知军事力量不足以屈服吾人而远其速决之目的，故其最近之计划乃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各人之意志，威胁吾

人之精神。则今日所宜致力者尤当注重于精神之振作与集中。前期抗战军事与精神并重,而第二期即后期之抗战则精神尤重于军

事。提高吾全国国民坚强不屈之精神不足以克服艰危而打破敌人精神制胜之毒计。现代战争为全民动员之战争故不仅应动员国

内一切之物资与人力，亦必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欲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以充实抗战之国力，不仅在于发动而尤其贵于组织必

有组织之精神发挥有组织之人力，利用有组织之物资方足以适应国家当前之需要。”④ 

崇拜迷信听信邪说消磨人民意志，阻碍国民精神动员工作的推进。为此，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指导人们的礼

俗规范，对迷信活动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取缔，以“纠正纷岐错杂之思想”。1939 年 9 月，内政部发布部令《加强查禁社会群众

神权迷信办法》，“近查各省市时有秘密邪教及神匪等组织，假托神权迷信从事活动，足以混淆扰乱人心，阻碍国民精神总动员

之工作。查禁之步骤：（1)宣传、（2)劝告、(3)制裁。指出在举行上项宣传时，应特别注重加强“抗战必胜”信念,肃清“邪教

                                           

①湖南省民政厅:《民政厅令各县市政府订婚丧寿庆办法》，1940 年 4 月 19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88。 

②湖南省民政厅：《民政法规丛编：出版及取缔、集会结礼、礼俗》，1939 年 12 月 20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360。 

③湖南省政府:《各处地方积习扶植正气案》，1939 年 8 月 21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 一 360。 

④湖南省民政厅:《民政法规丛编：出版及取缔、集会结礼、礼俗》，《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1939 年 3 月 20 曰，湖南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33—1 一 360。 

⑤国民政府内政部：《加强查禁社会群众神权迷信办法》，1939 年 9 月 5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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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邪说⑤。在随后的规定中，内政部对“神权迷信”做了更为详细的限定:“本办法所称崇拜神权迷信条指左列各类：一、

以卜筮星象巫觋堪舆为业者;二、崇奉邪教开堂惑众者;三、供奉淫神藉以敛财者;四、设立社坛降鸾扶乩者;五、举行迎神赛会

者;六、妄造符咒图谶语言或散布此类文字图画者;七、印刷及贩卖传播迷信之书籍传单及图画者;八、籍符咒邪术医治伤病者;

九、假托神权迷信从事其他非法活动或秘密结社者。”①1939 年 12 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通告，“一切人民团体均应以抗战建

国为共同目的”，“为整个民族利益而奋斗”，延续 1934 年 5 月 15 日蒋介石重订发表的《新生活须知》里提到“生活革新乃除恶

习惯最先着手，规矩清洁由简人繁、由浅入深、先公后私，推己及人、由近而远、由小而大，逐渐感化”。政府在《取缔婚丧不

良习惯案》中提到“丧礼严禁沿用官衔仪仗，如有以饰物厚殓者应即设法禁止并广为劝导将结余款物捐献国家或移作地方公益

事业之用。此办法由公务员首先倡导必可风起，于改善风俗、节省物力两有裨益”②。5 

此外，国民政府中央秘书处严禁在报刊杂志上登载迷信相关内容。“中央秘书处转送江苏省党部呈同前由复准北平市党部函”

为，“査本市各报近常登载提倡迷信反对科学之荒谬言论，危害社会，实非浅鲜，已分函各报请勿登载该项稿件及其他类似之文

字，函请通令查禁，以肃观听。各地少数报纸每载有提倡迷信之文字，传播所及颇予社会以不良之影响，除函各省市党部转饬

所属报社不得登载，此种文字并函复外，相应函请查照转行各省市政府”③。 

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的颁布，对神权迷信活动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是希望通过颁布法令来规范民众的日常行为，

以有利于集中民众力量共同抗日。在战时这一特殊时期，面对顽固存在的固有的传统习俗，政府的处理构想是，先大后方，而

后是抗战前线，最后是沦陷区。其中湖南地区的破除神权迷信活动，具有某种代表性。 

湖南地区的破除迷信活动情况，从各县报告的处理办法来看，普遍采取婉言劝告、宣传巡査的相对温和的处理办法。政府

法令虽然明令禁止，但是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具体负责实施的工作人员并没有采取激烈措施进行取缔，在查禁

过程中，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不明显。湖南各县县政府虽然所面对的迷信人员不尽相同，但大都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宣传、劝告。如新田县“令行县妇女会发动妇女参加各种重要纪念，扩大破除迷信宣传”。汝城县县政府“随时散发新

生活运动标语以改进实际生活”。临武县“载民报分发乡村，举行各级国民月会时演讲，破除迷信神权之言论以激发国民之精神”。

湘潭县“印刷宣传纲要广为揭示，并通令所属举行扩大宣传及布告晓谕，切实查禁”。澧县“发动知识分子、党员利用各种机会

向民众扩大宣传，并指示以加强抗战必胜信念，肃清劫数命运邪说”。桃源县“编印浅明图说及歌词，务期家喻户晓，彻底了解

迷信之弊害”④。 

二是巡查。新田县“焚毁邪教人员其符咒文字及降乩之对联，勒令其结悔书，不准再行打坐或降乩飞鸾”。临武县“取缔女

巫以免借神敛财，征收迷信捐资，寓禁于征以作乡保公益事业。”新宁县“令各乡镇公所，如有迷信捐欸尽量收归当地拨作公益

事业之用，痞棍并查封其家产，治以诈欺取财及扰乱后方之罪”。永明县“解散本县通德文社，并严禁设坛扶乩，各乡村迎神赛

会按其消耗用期缴纳百分之十捐与乡镇公所，作县优特基金，其余六成存于乡镇公所，作乡镇优待军人家属基金”。溆浦县“县

城西南有神财庙一所，屋宇宏敞，系砖石建筑物，经提县政会议讨论处置方法，经议决拆毁，以为各乡镇查禁先声，并以其石

                                           

①国民政府内政部:《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1944 年 5 月 9 曰，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 一 266。 

②湖南省民政厅:《取缔婚丧不良习惯案》，1938 年 8 月 20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360。 

③国民政府内政部：《内政部关于查禁各地报纸不得登载侮辱女性及提倡迷信的咨文及湖北省政府的训令》，内政部第 012387 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号:LS-6-0097-012。 

④湖南省民政厅:《取缔婚丧不良习惯案》，1938 年 8 月 20 曰，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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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做修河岸码头之用”。桂阳县“查禁同善社团体，勒令迎神赛会之道士改业并勒令取缔降鸾扶乩”。桃源县“巫教经于带案押

惩，并将其鼓角器具没收”①。6 

抗战时期湖南政府的破除神权迷信运动，对普通的佛教、道教活动并不过多干涉，主要针对妖言惑众、借机敛财、邪教起

事等现象进行查禁。 

三 湖南破除迷信运动的成效及其局限 

从各县处理报告来看，湖南破除迷信运动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若干正面影响。 

从“宣传方面”看。各县政府按当地习俗编印浅明图说及歌词，使民众了解迷信之弊害。禁止各地书局、书店出版或贩卖

关于卜筮、星相、堪舆等类及其他传播迷信的书籍。有的县利用每月月会宣传破除迷信，发动知识分子利用各种机会向民众扩

大宣传，以“加强抗战必胜”信念,鼓舞民众士气。但因乡村民众普遍文化程度较低，且此种印刷品往往不如迷信邪教人员所宣

传的那样具有煽动性和吸引力，因而采取此种方式效果不如人意。 

从“巡查方面”看。解散了一些秘密结社组织;击毙了少数土匪匪首；打击了一些借机生事、派发传单的匪徒;处理了街上

一些招摇撞骗的神棍、巫婆，使民众免于上当受骗，维护了社会治安。各地警察局强制一些从事卜筮、星相、堪舆及以传布迷

信为生的人改营其它正当职业。此项措施由于各县政府人力紧张，不能经常性地进行查处行动，有不少从事迷信活动的人员等

风声过后往往又卷土从来。 

抗战时期湖南地区查禁神权迷信收效有限，其原因十分复杂，从当时各县的报告来看，主要有四： 

一是“我国神权迷信已有数千年，信奉神权积习已深，虽禁令惶惶，仍鲜宏效。若不持之以恒，恐难禁绝”②。仅靠几年的

时间，而且是在战争的非常态的形势下，想要短时间内取得很好的破除神权迷信效果是不可能的。对此，当时就有人认为，“需

要从教育人手，令各级学校民教部对破除神权迷信作经常讲演，以期消弭邪说”③。鉴于群众文化水平不高，有的县建议将破除

迷信的宣传资料编成白话刊印传播。二是各级政府有关执行者本身也信仰神权迷信，不愿意认真执行此项命令。基层公务员大

多来自本乡本村，关系盘根错节，不愿与乡人正面冲突，未能严格执法。所以即使有心制止，也只能采取迂回的手段。例如耒

阳县迎神赛会的情况较多，法令规定要对此现象进行查处，在此过程中，由于地方乡绅势力非常大，乡政府人员不愿意直接与

之产生冲突，也就难以查处。“河西之黄石村在去年夏天迎接三老爷时，由该乡长率兵数名截于中途，起先假装护卫，在经过河

边时，将神像倾入水中，水深不得捞获。村民虽有忿言，经解劝后始各自散去”④。乡长在这一事件中，借口是不小心失误才导

致神像落水，并不敢直言这是采取了取缔措施，这才取得了民众的原谅，没有闹事。 

值得指出的是，在破除迷信运动中，有人认为迎神赛会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多县的报

告称此活动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实际的严重危害，认为这种情况似乎不能全部查禁，并称查禁措施区别对待更能顺应民心。 

                                           

①湖南省民政厅:《取缔婚丧不良习惯案》，1938 年 8 月 20 曰，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360。 

②湖南省民政厅:《各县加强查禁社会神权迷信办法》，1941 年 8 月 14 曰，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267。 

③湖南省民政厅:《各县加强查禁社会神权迷信办法》,1941 年 4 月 14 曰，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1 一 267。 

④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各县县政府查禁社会群众神权迷信工作报告表》，1941 年 4 月，湖南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33 -1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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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抗战时期基层县政府事务繁杂，千头万绪，人力紧张。湖南有的县是敌占区，有的县崇山峻岭，交通不便，贫穷落后，

民智未开。“本省以逼近战区，情形特殊，如岳阳、临湘，业已沦陷，地方残破，人财两窘。县长一人精力有限，本身职务，已

属繁杂，若兼职过多，则顾此失彼，必多贻误。且所兼之机关，大都无固定经费与内部职员，由县府或从其他机关调用，勉强

形成，亦难发生若何效果，即有专设人员及确定经费，而事权分裂，责任不明，殊难收指挥便捷运用灵活之效。至于政务警察，

实即以前县衙差役之变相，名额滥杂，素质不良，并无一定饷项，经费不敷，辄擅立名目，征收警捐，专持催征送达，向民间

苛索滋扰，积弊之深，人民实不堪其扰”①。县政府事务繁多，人手不足，经费短缺，难免使有关人员对查禁神权迷信工作采取

敷衍了事的态度。7 

四是战时特殊时期，湖南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动员、组织民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方面。其时，政府工

作人员要做的事情虽千头万绪，但一切工作主要是围绕战争运转，包括积极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抗战宣传、慰问、抚恤与战地

救护、防空与防毒、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支持抗战、动员民众防范间谍、防范汉奸、筹措转运大量抗战物资，保证战时经济运行

等。各级地方政府从人力、物力、财力和兵源上全力支持前线，起到了巨大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作用，相比较而言，他们认为

破除迷信运动显得不那么重要，这也影响了对神权迷信强有力的查处。 

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生活在战乱和自然灾害的恐惧之中，生命无常，朝不保夕，是神权迷信泛滥的社会因素。政府虽然颁

布了一系列破除迷信的法令，采取了一些破除迷信的具体举措，但从湖南各县报告的处理结果而言，成效并不十分显著。“民众

崇信神权皆由于智识薄弱，故每于不幸则焚香拜佛作法设鬼，以期除祸获福，认为人生灾殃祸患之权操诸鬼神”②。由于神权迷

信之深由来已久，积习相沿，影响甚深，要想彻底清除干净，单靠政府颁布几条规定是难以做到的。当然，尽管抗战时期湖南

的破除迷信运动成效有限，但这次破除迷信运动在民众中起到了正面示范效应，查处了一些骗钱敛财的不法分子、邪教头目与

汉奸，对于移风易俗，提高国民精神，维护社会治安，匡正社会人心，维护抗战国策等方面还是有其积极意义。 

 

                                           

①湖南省民政厅:《三年来湖南民政之检讨》，1941 年 10 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3 — 2—18。 

②湖南省民政厅:《各县加强查禁社会神权迷信办法及严禁邪教》，1941 年 1 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33—1—266 。 


